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穆木天：隐秘的在场者

贺 颖

一

“东北流亡作家”以一个饱含美学意义的特有名词，享誉现当代

中外文坛；以“最早投身抗战文学的一个群体”，昭示一种不容现代

文学史忽视的客观存在；以文学与时代的双重审美，成就了近一个世

纪经典的文学传统，这支形成于 20世纪 30年代的特别的作家群体，

在民族危亡之际以笔为旗挥领人民、以文为剑守家卫国的历程，已然

成为历史上炽灼的光荣与梦想，而穆木天作为东北流亡作家重要的代

表人物，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史上令人慰藉的精神丰碑。作为今天任

何生于斯长于斯写于斯的东北作者，东北流亡作家所赋予后人的，已

然不仅仅是曾经客观发生的一切，而是一种更为神秘的、近乎血脉深

处的疼痛与冲撞、安谧与流转，是仿佛更深刻的一种秘密召唤。也许

只因为身体里流动着一样的北方的血，也唯有如此，才得以于东北流

亡作家的浩浩作品中，获取宝贵的阅读与审美体验。

东北流亡作家指的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一群从东北流亡到关内的

文学青年在左翼文学运动推动下共同自发地开始文学创作的群体。他

们的作品反映了处于日寇铁蹄下的东北人民的悲惨遭遇，表达了对侵

略者的仇恨、对父老乡亲的怀念及早日收回国土的强烈愿望。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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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粗犷宏大的风格，写出了东北的风俗民情，显示了浓郁的地方色

彩，呈现了东北大野上的深沉热烈的爱恨情仇。提到东北流亡作家，

大家都会想到萧军、萧红、端木蕻良等几位代表人物，而有一个名字

绝不该被轻视或遗忘，因为他称得上这一群体的第一人、东北流亡作

家的文化先驱与革命勇士：穆木天。

穆木天是中国新文学史上毋庸置疑的最有影响力的中国象征派诗

歌理论的奠基者、革命诗歌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同时也是著名的翻译

家和教育家。穆木天1900年3月26日生于吉林省伊通县靠山镇护山村

的一个富足家庭，原名穆敬熙。在他祖父的时代，穆家是县里数一数

二的富户，后来后人不着正务，导致家境黯淡败落。他们这一支，幸

有亲人邻里帮衬，得以再次把家业兴盛起来。正是从这时候起，得益

于较好的生活境遇，穆木天开始了弥足珍贵的启蒙教育。1909年他入

读私塾开始学习，他年纪小，却仿佛知晓自己的使命，格外用功研

读，1914年毕业于伊通县立第一小学，1915年入吉林省立中学，后转

入天津南开中学，并于 1916年加入由周恩来发起成立的“敬业乐群

会”，做了该会学报的编辑。1919年他留学日本，入东京第一高等学

校特别预科，次年在《新潮》第 3卷第 1期上发表处女作《蔷薇花》。

1921年在京都参加进步文学团体“创造社”，成为发起人之一。1923

年 4月，穆木天以优异成绩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攻读法国文学，

这也是他日后成为象征主义诗人的艺术启蒙。1921年他开始诗歌创

作，早期诗风深受法国象征派影响。象征主义肇始于19世纪的法国，

其理论和创作对我国新诗的产生和发展有极大影响。被中国学者公认

为象征主义鼻祖的波德莱尔，更是在颓废的情感基调、应和的诗歌理

论，以及现代的诗歌题材等方面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与研究产生很

深刻的影响。中国诗歌的象征诗派内部显然有着更为丰富多元化的结

构，不一致性是其始终存在的内在符号之一。波德莱尔作为法国象征

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作为其理论的创建者，对20世纪初中国诗坛的象

征主义诗歌创作有重大影响。穆木天留学日本期间学习法国文学，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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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象征主义有着自己独特深入的认知，其诗歌创作和理论成就，都

对中国现代新诗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研究可能。其间他熟读法国象征

派诗歌及英国唯美派王尔德的作品，并翻译出版了王尔德的《自私的

巨人》《王尔德童话》等译著，创作了《水声》《雨后》《雨丝》《苍白

的钟声》等极具象征主义特质的诗歌作品，受法国象征派诗歌影响，

他的诗歌格外注重律动与内容、情调的统一，基调忧郁而感伤。关于

象征主义，他提出了“纯粹诗歌”的概念，他认为诗应该运用一种象

征性的形象和意象来表现自己微妙复杂的内心世界，直至作者幽暗的

潜意识深处，从而传递出对外部世界的繁复认知。这一点在他1926年

1月《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中，他的表述最为清晰而坚定，他

坚持“诗不是说明的，诗是表现的”“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

诗是要有大的暗示性”等观点，也因此奠定了他的中国象征主义代表

诗人，以及象征主义诗歌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地位。

1926年穆木天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回国，先后执教广州中山大

学、北京孔德学院等学校。1929年他毅然回到家乡，在刚刚创建不久

的吉林大学任教。历史的车轮此刻正行驶在一个悲壮的节点，九一八

事变前夕，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正在变本加厉地进行，军阀的统

治腐朽枯败，一派摇摇欲坠的危急态势。此时的穆木天以一个文人的

良知与勇气，坚持向学生介绍世界进步文学作品，宣扬新思想，勇敢

抨击腐朽的时政，主讲名著选读等课程，更加侧重对学生创作的指

导，并写下了《在自由的天地中欢呼吧》《十月之歌》等诗，却终于

遗憾落败于政治的粗暴与黑暗，于 1930 年年底被校方解聘。1931

年，穆木天辗转来到上海，经过对时政的审视考量，他加入了左翼作

家联盟，负责诗歌组的工作。当时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

联”，旗帜人物是鲁迅，1930年在中国共产党促进下，中国左翼作家

联盟在上海成立。中国共产党成立此文学组织的目的是与国民党争取

宣传阵地，吸引广大民众支持其思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创办的刊物

有《萌芽月刊》《拓荒者》等。1932年 9月，穆木天与任钧、杨骚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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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发起成立了“中国诗歌会”，提倡诗歌的民族化、大众化，并于

1933年2月创办了《新诗歌》杂志。这一时期，穆木天写出了《在哈

拉巴岭上》《守堤者》《扫射》等反映东北人民苦难生活和英勇斗争的

全新风格的诗歌，并因为表达技术上的改变，被后人认为是其现实主

义创作的起点。战火烽烟的1937年，穆木天因参加抗日救亡工作被国

民党当局逮捕，在舆论的压力下，于同年9月被释放。上海八一三事

变后，他撤退到武汉，与杜谈、柳倩、蒋锡金等人成立了时调社，主

编诗刊《时调》和《五月》，到群众中开展各种文化活动，继续为实

现中国诗歌会的宗旨而挥动旗帜，并于时代的风云中坚持书写，创作

了一些关于诗歌理论的文章，以及十余篇宣传抗日的大鼓词。1938年

后，穆木天参与筹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任理事和《抗战文

艺》编委。次年到中山大学，因抗议学校当局迫害进步学生，于1942

年愤然辞去教职，到桂林任桂林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不久到桂林师

范学院任教。其间所创作的《为死难文化战士静默》《二十七年了》

等诗歌，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因此受到国民党特务的威

胁，被迫离开桂林城，到上海同济大学任教，同时致力于进步文化工

作。此间穆木天一直坚持文学创作，并著有《旅心》（1927）、《流亡

者之歌》（1937）、《新的旅途》（1942）等诗集，这些作品记录了作者

的思想历程与对生命的不息探求，也传递出时代与历史的律动。1949

年9月，穆木天回到长春，在东北师范大学任教，1952年调往北京师

范大学，任外国文学和儿童文学教研室主任，在此期间，他对这两个

学科进行深入细致的思考、大胆严谨的实践，对这两个学科的教学体

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穆木天于 1952年加入中国作家协会，1957

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中受到迫害，于1971年10月含冤病故。

穆木天的文学活动涉猎范围很广，他著有《谭诗——寄沫若的一

封信》《怎样学习诗歌》《法国文学史》《穆木天诗选》《穆木天文学评

论选集》《徐志摩论》《什么是象征主义》《维尼及其诗歌》《诗歌朗读

与诗歌大众化》 等诗论文章，同时创作了 《江雪》《水声》《雨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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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花》《苏武》《七年的流亡》等一批在现代新诗史上有一定影响力

的诗歌作品。他的诗论代表作《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是许多现

代诗论的选本所无法回避的经典，已经广为人知并为学界所推崇。他

的翻译作品，更是今天的经典译本，当时的译作有 《青年烧炭党》

《初恋》《青铜骑士》《欧贞尼·葛郎代》（今通译 《欧也妮·葛朗

台》）《从妹贝德》《巴尔扎克短篇集》，他同时通晓法语、日语、俄语

等多国语言，一生翻译的文学作品共近一百二十种，其中包括王尔

德、普希金、雨果、巴尔扎克等世界文学名家的名篇，他翻译的《欧

贞尼·葛郎代》、《勾利尤老头子》（今通译《高老头》）是最早的汉译

本，至今仍为珍品。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我们不难发现，这样一

位中国现代文学的先驱，一直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未得到充分

的重视，与同时代的其他作家相比较，学界甚至对他生平及他文学创

作活动的史料搜集和整理都有很多欠缺，尤其是关于他早年活动的一

些材料更是所知寥寥，这不能不说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深切遗憾。

他不只是新文学时期著名的诗人、卓越的诗歌活动家以及文学翻译

家，更是我国文学史上杰出的诗歌理论批评家，这在文学史上绝不是

泛泛可见的现象，他的诗集《旅心》被读者与学界公认为中国象征主

义诗歌的先驱，作为早期象征诗派的代表人物，他的《旅心》《流亡

者之歌》《新的旅途》等诗歌至今仍广泛流传。穆木天是中国现代文

学史上较早出现的深有影响、极有贡献的诗人、翻译家和教育家，他

毕生对祖国和人民满怀情感，对文学艺术满怀炽爱，而对腐朽的统治

者、对卑劣的侵略者满怀刻骨仇恨，并以手中的笔为剑、心中的思想

为旗，最终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不朽先驱。

潘颂德在《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中说：“穆木天不

但是著名的诗人、诗歌活动家和翻译家，同时又是杰出的诗歌理论批

评家。他自 1924年起就开始诗歌理论批评活动，1939年以后大体上

不再从事诗歌理论批评。在这长达十五六年的时间里，他大约撰写了

六十多篇诗歌理论批评文章。1938年9月，他还曾由生活书店出版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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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著《怎样学习诗歌》。他的诗歌理论批评文章紧密结合新诗创作的

实际，既能从宏观上把握诗坛现状，又能从微观上阐明新诗创作的具

体美学问题。因此，他在新中国成立前每一历史时期的诗论，都能高

瞻远瞩，为我国新诗发展指明方向。”①

1926年 3月出版的《创造月刊》第 1卷第 1期上发表了一篇引人

注目的文章，是创造社重要成员穆木天写给郭沫若的一封关于诗歌的

通信《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以下简称《谭诗》），这是为今天

的读者与学界所甚为熟知的穆木天的代表作之一，是穆木天留学日本

期间，将自己的思考与西方现代诗歌理念进行充分融会的深度的诗学

思考。以当时而言，穆木天写这封信的初衷，也许仅是谈谈“对诗近

来的看法”，而其运笔的姿态也只是“杂乱谈我的感想”，可未曾想到

若干年后，这篇杂感却成为研究穆木天诗学理论最为关键与核心的理

论依照。穆木天作为中国象征诗学理论王国的奠基者之一，长期以来

却奇异地消失于中国文学史的视野之中，应该说，在今天深入探究穆

木天的诗学理论主张和诗歌创作，重新审视穆木天于中国现代文学史

的价值与意义，同样极具意义与价值。《谭诗》是穆木天首次将西方

象征主义中的“纯诗”概念引进了中国诗坛，也因此被后人称作“反

驳诗歌‘散文化’的利器”。穆木天以西方象征主义诗歌理论为参

照，缜密系统而又自由洒脱地提出了自己的新的象征主义诗学观，无

愧为中国早期象征诗派理论的文学先驱。

《谭诗》是以“纯诗”为理论核心并从“纯诗理论提出的现实动

因”“纯诗定义”“实现‘纯诗’理想的要求”等几个主要方面衍生的

一个诗学思考体系。今天看来，《谭诗》在理论建构上尚有些许不足

之处，而在当时的时代及文学背景下，穆木天以它对当时诗坛现状所

做出的最初的深刻思考，是有着不可超越的文学史的美学意义的。

“纯诗”是与西方象征主义一贯坚持的艺术自主性、强调诗歌语言的

① 潘颂德. 穆木天诗论与中国新诗发展方向［J］. 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

版），19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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暗示性及音乐性息息相通的，并带有超验主义色彩的概念，它基本上

贯穿西方象征主义文学兴起发展的全部历程。穆木天以独到的视野与

勇气，以一个人文主义者的超然思想，从异域文化的象征主义的理念

出发，对自己认知中的现代新诗做以深刻的阐释，表现对文学艺术的

一种非凡的探索精神，思维缜密、真挚、恳切而又自由有力。

他大力倡导诗歌的纯粹性，力求呈现“自然的并非是纯粹的”等

系列艺术理想，同时借鉴了一些象征主义理论家关于“诗歌世界”和

“散文世界”本质相区别的理论探讨的诸多成果，尤其是这些作品中

共同指向的，对于诗歌意义之外的表现样式的精神关照。

北京大学教授孙玉石说过：“《谭诗》以论题的新颖和见解的精辟

成为中国现代诗论史上的重要文献。由于这一论文以及作者当时的其

他文字，穆木天也当之无愧地成了中国象征派诗歌理论的奠基者。”

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其文本的具体论述中，穆木天事实上有着巧妙的

表达技术。因为我们不难发现，他在行文中其实一直在以微妙的叙述

逻辑，或抹去或移除了象征主义中过于符号化的超验主义色彩，这是

更为大胆而自信的，后来的研究者一致倾向这来源于辰野隆对他的启

示，而其实这也许正是表现了穆木天一直坚定地试图建构中国“纯

诗”诗歌理论的构想与决心。因为当时社会精神的现实需要，以及传

统文化的基因、个人精神秉性的原因，他在接受西方理念过程中总会

有自己下意识的甄选，因而事实上与西方象征派相比较而言，他的中

西结合后的新的象征理论，无疑具有独特的显著的民族精神思想基

因，这样的接受过程中西方理念的变异，本身就具有一种美学意义。

他完全不会想到，正是因为自己的这一举动，应该说直接引导了

中国化的“纯诗”理论与西方象征主义的鲜明的区分，就此意义而

言，《谭诗》无疑具有了中国象征诗理论建构的价值指向，穆木天以

法国象征诗派为梳理基点而发出的既联系又独立的对“纯诗”的思

考，俨然具有了宝贵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意义，甚至是对中

国几千年诗歌观念的深度探索。或者说，一种全新的诗歌价值观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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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走向形成，甚至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一度成为衡量新诗的标尺，正

如穆木天精神结构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一样，因为富有强大的感染力，

而如此不容置疑。

二

穆木天不仅是我国著名的学者、翻译家，更重要的是，穆木天是

我国现代诗歌史上重要的诗人，在中国现代新诗的创作和诗歌理论

上，都为中国新诗提供了重要的新诗文本与新诗研究范本，为中国新

诗发展史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历史宝藏。与大多数跨文体的作家一样，

在中国现代文坛上，穆木天涉猎的领域虽广，但首先仍是以诗人的身

份而为大家所熟知的。20世纪 20年代至 40年代的二十多年间，他在

革命的战火、生活的动荡中辗转颠沛、北下南上，却从未放弃文学上

的潜心研究与创作，先后出版了几本诗集，其中有今天大家仍然非常

喜欢的《旅心》《流亡者之歌》《新的旅途》等作品。从 20世纪 20年

代穆木天在诗坛崭露头角开始，到他外出求学，成为象征派诗歌先

驱，直到 20 世纪 40 年代他的创作从现实主义走向浪漫主义，可以

说，他的个体的文学路径，恰恰就是象征主义在中国的行进路径，当

然同时也确定了穆木天在象征主义早期由西方向我国文学领域传播过

程中的地位和意义。穆木天的象征主义诗歌集《旅心》的文本，也因

此具有了被不断阐释与解析的命运。1923年到 1926年，穆木天在东

京帝大攻读法国文学。当时穆木天正值青春韶华，对法国象征主义诗

歌艺术的迷醉，以及对故国的深切思念，是他生命中的巨大张力所

在，因此他写下了几十首深情而优美的诗，并于1927年收编成册，名

为《旅心》。《旅心》的内容主要表现为诗人对祖国和故乡的深切怀

念。正如汕头大学文学院著名穆木天研究专家陈方竞在《〈旅心〉的

象征主义追寻——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 （二）》中所言：“《谭

诗》和《旅心》烙印着穆木天留学日本的生命历程，镌刻了穆木天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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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文化影响下与法国象征诗结缘的根由，展示了中国象征诗最初的

理论建设和创作尝试。由此可见，‘五四’后的中国新诗观念和创作

的象征主义发展，具有世界观和人生观根本变化的性质，体现了留学

日本的创造社作家对新文学发展的重要价值和意义。”①的确，诗集

《旅心》无可替代地开拓了中国象征派新诗歌的新天地，诗集中一些

诗篇浓厚的象征主义色彩，以及一些诗篇融进的浪漫主义写作手法

等，以鲜明的情调，传递着个体写作者的情绪。穆木天在与象征派交

融的初期，潜意识中意在接通西方现代新诗的交响理论，在极力构建

象征世界以外，他还接受异域文化的更多艺术审美启蒙，音乐、色彩

等一切给予人心灵悸动的东西。他执着地追求诗的纯粹性，使诗向音

乐的本真性靠拢，通过乐感暗示人的精神感知，使诗集《旅心》形成

了丰富而多维的艺术风格与美学品质。因此穆木天的诗集《旅心》无

论从哪个维度来考量，均可以定义为一部经典之作，是中国新诗史上

的文本先驱。

1926年，《旅心》的部分诗歌在《创造月刊》发表时，郁达夫在

编后记中就称赞：“颇具一种特别的风韵。”1935年，阿英在《中国新

文学大系·史料索引》中列出《旅心》全部篇目并赞誉：“此为别创

一格者。”这两位著名作家、批评家从客观而开放的审美维度，给予

了诗集深入浅出的内涵认可，遗憾的是，在后来的历史进程中，因由

国家命运所导致的文学悲情，《旅心》一直消隐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的视野之外，让人痛心而遗憾。令人慰藉的是，近年随着现代诗歌研

究领域被不断拓宽，研究姿态的丰盈与开放，这部作品重新进入研究

者的视野，这不能不说是一种中国新诗的福运，更值得我们对此满怀

期待，期待这部曾经给中国象征派诗歌带来了新的美学风格的经典，

在新时代的阐释中焕发出全新的诗歌生命与美学价值。

同为初期象征派诗人的冯乃超，作为穆木天的好友，曾在为《穆

① 陈方竞.《旅心》的象征主义追寻——留日创造社作家穆木天论稿 （二）

［J］. 华文文学，2006（3）：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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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天诗选》写的序言中提到《旅心》集里的一首小诗《与旅人——在

武藏野的道上》，冯乃超认为：“这首诗在结构、语言、韵律上都比较

新颖，尤其‘奔’字用得特别生动。‘奔’是追求，诗人有所追求，

他‘问遍了点点的村庄’‘问遍了那里的镇市’，然后鼓励自己‘前

进，对茫茫的宇宙’‘不要问哪里是欢乐，而哪里是哀愁’。苦难的中

国不是敏感的诗人能够安居乐业的地方，他总觉得自己是一个‘旅

人’，抱着一颗流浪的旅心，不断地寻觅什么似的探索着。”①这样精准

的解读，将《旅心》这部浸染了浪漫色彩与超验想象的大野文化的诗

作，平添了神秘与悲情。

天下旅人的路一样遥远苍茫，好在每个人的心中都有着自己的归

宿。作为一个自认是“东北大野的儿子”的诗人，穆木天对故乡的深

切眷恋，天地可鉴。辽阔苍茫的东北大野是他感受与探求生命真谛、

感知文明与文化的母体。同时旅人的视野亦满怀辽远，因此他的诗歌

文本中的大野故土，就无一不反射出一种别样的超验的甚至迷离的新

的大野文化。故土乡园，经由作者的思想意识，在诗歌中仿佛重新诞

生，一切现实必须经过诗人的想象和超验感受后才会凝结成真正的艺

术佳作。对于作者而言，其实无论身处何地，诗歌创作无非是一个假

借体而已，最核心的是将内心被生活与艺术同时雕琢的灵感准确而神

奇地呈现。因此，东北大野情结事实上是穆木天生命与精神的双重起

点，但于文本中，也许它完全是另一种面貌，而这也许正是诗歌的一

种深度美学意义所在。

沿着诗人的精神脉络探索，有的研究者已经发现，诗集《旅心》

虽然有着明显的象征主义风格，但仍然可以觅见，其间隐隐的已经向

现实主义转化的倾向。直到1937年出版的《流亡者之歌》，以一种全

然的现实主义作品的新风格，向诗坛向大众展示在时代的行进中一个

诗人的精神如何发生了嬗变，以及他的新诗歌的新方向，同时亦昭示

① 穆立立. 穆木天诗选［G］.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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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精神世界的巨变。

穆木天的女儿穆立立说，父亲自称是“东北大野的儿子”，说东

北是他“心中的十字架”。对于父亲的东北情结，从了解到理解，穆

立立一直深有感怀。20世纪 20年代，父亲执着于象征主义诗艺，魂

牵梦萦的东北大野故园已然呈现别样面貌；20世纪 30年代，战火硝

烟中的父亲在血与火的洗礼中诗风大变，吟出了泣血的“流亡者之

歌”。的确，抗战爆发后，他一改往日情怀，以笔为旗发出呐喊，以

笔为剑进行搏杀，诞生了许多的新作品，可以说他对诗歌的思考从未

停止。

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邢富君在接受一次专访时说：“穆

木天可以说是以现代诗人的姿态走进中国新文苑的第一个东北人，是

东北流亡作家的前驱者，是新文学第一个十年中东北作家的唯一代

表。在为‘五四’的春风所唤起的最早一代东北文学青年中，穆木天

的创作是最杰出的。”邢富君认为，在穆木天后来的文学活动中，对

于法国文学以及其他外国文学的介绍与研究占有很重要的地位。1926

年他开始发表关于法国诗人维尼的长篇评论，次年又翻译纪德的小说

《窄门》，以后又持续不断地翻译了大量法国文学作品，写了许多法国

文学评论。1935年，他出版了一大卷《法国文学史》。在早期的东北

作家和学者中，还没有第二个人能同穆木天的外国文学修养和译介工

作成就比肩。爱情从来都是诗歌的核心源泉，穆木天在日本东京帝国

大学研读法国文学期间，遭遇了自己的第一次情感，遗憾的是以失败

而结束。这样痛楚的经历，给了诗人写作的最佳语境，他自己后来也

曾回忆说：“那种兴奋和刺激，直接造成了我的那些诗歌。”后来穆木

天与蒲风、任钧、杨骚等发起成立中国诗歌会，穆木天执笔写了《缘

起》：“在半殖民地中国，一切都浴在疾风狂雨里，许许多多诗歌的材

料，正赖我们去摄取，去表现。但是中国的诗坛还是这样的沉寂：一

般人在闹着洋化，一般人又还只是沉醉在风花雪月里……把诗歌写得

和大众距离十万八千里，是不能适应这伟大的时代的。”第二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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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诗歌会创办《新诗歌》，穆木天又写了发刊诗，极力提倡诗歌的大

众化、通俗化，要新诗成为“大众的歌谣”，还写文章批判唯美主

义。穆木天的这种转变还有一个特别原因，就是他是一个失去故乡的

流亡者，他说：“目睹着东北农村之破产，又经验着‘九一八’的亡

国的痛恨，我感到了诗人的社会的任务。”邢富君表示，正是这种使

命感激发了穆木天新的诗歌创作，他的诗风也从此开始平白起来，从

幻想回到现实，从象征艺术转向政治性呐喊。1942年，穆木天在重庆

出版了第三本诗集《新的旅途》。“对于时代的革命热情和对于沦陷故

乡的黍离之悲，构成了他这一时期诗歌创作的基本内容。”

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象征派诗人先驱，他提出“诗要兼造形

与音乐之美，要求纯粹的诗的感兴 （inspiration），也都包蕴着强调浪

漫主义的因素在内”； 更指出：“诗的世界是潜在意识的世界。诗是

要有大的暗示能。诗的世界固在平常的生活中，但在平常生活的深

处。诗是要暗示的，是最忌说明的。说明是散文的世界里的东西。诗

的背后要有大的哲学，但诗不能说明哲学。”① 这段至今仍被学界提及

的话，提到了一个象征派的重要符号：暗示。事实上，充分运用暗示

来表达诗人的思想感情，也是象征诗派极为重要的诗学策略。比如在

《苍白的钟声》中：

苍白的 钟声 衰腐的 朦胧

疏散 玲珑 荒凉的 蒙蒙的 谷中

——衰草 千重 万重——

听 永远的 荒唐的 古钟

听 千声 万声

作者极致而纯粹地将形式与意象上的暗示作用，借钟声的渺渺之

① 穆木天. 谭诗——寄沫若的一封信［J］. 创造月刊，192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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音，表达出一种别具一格的诗意。诗人以晦暗的情调、沉郁的语言来

描绘充满指向的钟声的苍白、朽腐与颓败。诗歌中反复提到的诸如

“故乡之歌”“永远的故乡”“朦胧之乡”“苍茫之乡”“古乡之歌”等

足以证明，诗人在此要呈现的是对家园大野的深切眷恋与怀想，无

限的惆怅触动了诗人的心神，这也正是大多诗句诞生的前提。这是

《苏武》：

明月照耀在荒凉的金色沙漠，

明月在北海面上扬着娇娇的素波。

寂寂地对着浮荡的羊群，直立着，

他觉得心中激动了狂涛，怒海，一泻的大河。

一阵的朔风冷冷地在湖上渡过，

一阵的朔风冷冷地吹进了沙漠。

他无力地虚拖着腐烂的节枚，沉默，

许多的诗来在他的唇上，他不能哀歌。

远远的天际上急急地渡过了一片黑影。

啊，谁能告诉他汉胡的胜败，军情？

时时断续着呜咽的，萧凉的胡笳声。

秦王的万里城绝隔了软软的暖风。

他看不见阴山脉，但他忘不了白登。

啊！明月一月一回圆，啊！单于月月点兵。

1925年6月17日

这首诗更加鲜明地将穆木天的诗歌风格尽显其内。在中国新诗史

上，穆木天是无可争议的西方象征主义诗学的早期引进者和创作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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